
清末《宁波府城厢水陆舆图》里的开明街 （作者供图）

一

《宁波府城厢水陆舆图》 具体
绘制时间不详，约在清末或民国
初。图上三角地、三法卿、冲虚
观、开明桥等赫然在列，这就很好
解释开明街会有诸多别名的原因。

三角地因地形而名，该地处解
放南路与开明街交会处，窄如三
角。又因形如舌头，别称龙舌，天
封塔为其旁地标建筑。

三法卿因人而名，此地明代有
屠姓官员，先后担任大理寺卿、刑
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职位，主管
当时全国司法、监察业务，因此被誉

“三法卿”，其故宅也以此为名。
冲虚观因建筑而名，南宋时

期，此地建有冲虚道观，故名。从
《宁波府城厢水陆舆图》 可见，那
时冲虚道观已经不存，周边改为火
神殿、药皇殿、右营校场等建筑。

开明桥自然以桥而名，可开明
街上现在明明都是硬邦邦的马路，
哪来水和桥？这得从宁波古城水系
变化说起。

文献记载，旧时宁波城内河道
网结，犹如“水城”。《海曙区志》

记载，海曙古城外有入城的南关、
西关两水系，南系自鄞县它山小溪
之水经南塘河入城，接平桥河为城
内纵向河道；西系自大雷经西塘河
入望京水门，东接县前河为城内横
向河道。另有支河 45 条，分布全
城，中山东路、中山西路、县前
街、孝闻街、开明街、药行街、横
河街、西河街、大沙泥街等街路昔
均傍河或前街后河。开明街就以旧
有开明坊、横跨县前河上的开明桥
而得名。

民国时期，宁波逐渐进入汽车
时代，政府开始大规模整治城河，
填河拓路，县前河等支河、开明桥
等古桥在当时被大面积填塞、拆
毁，宁波街巷傍河或前街后河的格
局不断被改变。1935 年，民国政
府又拓建县前街、开明街等马路，
开明街街巷终于从水街窄道变成如
今的通衢大道。

二

但是，不管开明街怎么变，在
老宁波人心中，它还是和灵桥门、东
门口一样，是宁波三大热闹之地，因
为那里有宁波郡庙——城隍庙。

顾名思义，城隍庙是祭祀城隍
的庙宇。城隍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
中负责守护城池的神祇，被很多地
方尊称为城隍爷。传说城隍爷不但
可以保城护民，督官慑众，还可以帮
助百姓祛灾除患，惩恶扬善，是公正
严明的地方行政冥官。“城隍是保，
氓庶是依”，城隍因此成为旧时中国
百姓心目中重要的俗神之一，有着
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有城隍庙的地
方都很热闹，善男信女会络绎不绝
前来进香礼拜。因为人口密集，城隍

庙所在区域往往又发展成为商业
街，并带动周边成为整座城市中市
民文化气息最浓郁的地方。

宁波城隍庙为中国现存规模最
大的府城城隍庙之一，和大多府城
城隍庙一样，那里既是昔日宁波市
民供拜祭祀之地，也是普通百姓休
闲玩乐之处，更是商贾贩卒云集之
所。城隍庙及周边开明街一带自古
人丁兴旺，市井气息浓厚，这点可
以从 《宁波府城厢水陆舆图》 等老
地图上得到证实。民国填河拓路
后，开明街一带因为通衢便行，集
市贸易愈加兴旺，餐饮娱乐更为发
达。

缸鸭狗现为宁波有名的百年老
店，以小吃闻名，其发祥地便在开
明街。其镇店之宝为甜而不腻、颗
颗饱满、糯香诱人的猪油汤圆。缸
鸭狗创始人江定发原为城市贫民，

1926 年起，小名江阿狗的他便在
城隍庙门口设摊卖食。后在开明街
开店，以小名谐音“缸、鸭、狗”
三个图案做店面招牌，把“缸鸭
狗”汤团做成了宁波家喻户晓的名
牌产品。

除缸鸭狗外，开明街上名家名
食还有不少，如宁波糕团店、梅龙
镇酒楼等。梅龙镇酒楼坐落于开明
街 与 中 山 路 交 界 处 ， 1940 年 始
建，也是上个世纪宁波餐饮业老字
号名店之一。

除餐饮发达外，开明街文化设
施齐全，戏院、影院一应俱全，宁
波最早的两处电影院之一民光电影
院便坐落于此。民光电影院由宁波
商人李济民于 1926 年兴建，1931
年正月初一开业演戏，始称民光大
戏院。同年秋起兼映电影，是宁波
历史最悠久的电影院，也是上个世
纪宁波人记忆中的青春坐标。

三

因为开明街是宁波最热闹的公
共场所之一，1940 年侵华日军在
镇海口遭到沉重打击后，于当年
10 月在开明街投放大量含有鼠疫
病菌的跳蚤、麦粒、粟米，使开明
街暴发鼠疫。这场疫情传染、蔓延
速度极快，死亡率极高，短短一个
月，仅有名有姓被记录下来的死亡
人数就有百余人，其中有 12 户人
家绝户。

为消灭疫源，开明街以东、北
太平巷以西、东大路以南、开明巷
以北疫区内 115 户人家的 137 间房
屋被焚毁，热闹的开明街成为时人
避之不及的“鼠疫场”。后又和城
内大多街巷一样，屡遭战火轰击，
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
逐渐恢复生机，“文革”时一度改
称“光明街”。

如今的开明街繁华绕巷，清平
满街，但街口仍立着一块石碑，标志
着鼠疫场遗址方位，附近巷内还设有
鼠疫灾难陈列馆，记录着开明街的沉
浮历史以及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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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漫画角

吴启钱

一位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朋
友告诉笔者，疫情期间有零售药店
进了一批口罩，刚开始销售就被投
诉哄抬物价。执法人员检查发现，
原 先 卖 3.5 元 一 只 的 口 罩 卖 到 4
元，原因是口罩的生产成本增加
了，药店进价也随之提高，药店赚
取的差价在合理范围之内，且比平
时还少赚了一点。但投诉者认为，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药店赚差价就
是不合理。那位朋友说，这样的投
诉不止一起。

类似现象在生活中比较常见，
有人下馆子吃一桌海鲜大餐，眼都
不眨，但去菜场买一斤青菜，却会
为一两毛钱与小贩讨价还价，有时
甚至发生争执。这种情况反映了一
种社会心理——人们认为，中间商
赚差价不合理。这背后的伦理，是
传统重农抑商社会遗留下来的“轻

商文化”，其实质是不愿为专业付
费，总想揩点油，占别人一点小便
宜。于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成了营销口号，一些消费者也在与
中间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惜以
向监管部门投诉作威胁，尽可能获
取更多的让利，最终引发消费纠纷。

中间商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价
值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人类文明
的一大飞跃，就是出现了中间商，
使人类的生产生活从以物易物的直
接交易，走向了以货币为交换媒介
的间接交易。因此，中间商的存
在，既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民众高品质生活
的保障。从房产中介到婚介公司，
从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机构到律师
事 务 所 ， 从 汽 车 4S 店 到 菜 摊 小
贩，甚至“医托”，中间商在经济
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们在供需双方
间架起联系的桥梁，提供交换的通
道，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实现高效
率。没有中间商，经济生活只能停
留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状态。

中间商的价值，来自服务的专

业，而不是来自供需双方的施舍。
中间商赚取的差价，本质是用专业
优势提供专业服务的回报。这种专
业优势，体现在熟悉产品，了解客
户，掌握充分的信息，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或稳定廉价的融资渠道，
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服务方式和服
务经验，有的还创造了独特的商业
模式，有专门的救济与纠纷解决机
构，等等。

这些专业优势，不要说个体消
费者难以拥有，就是生产厂商也不
能完全具备。这也让消费者为专业
付费成为理所当然。因为没有中间
商的专业服务，最关键的质量问题
就不可能解决。如果真的是供需直
接交易，表面看似乎手续简便，成
本低廉，但买卖双方都可能是外行
人，在问题出现之前，你根本就不
知道你遇到的会不会是个大骗子，
各种坑蒙拐骗会让人防不胜防，争
议纠纷会纷至沓来，结果是交易成
功率更低，基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而交易成本倒有可能高得让人
无法承受。

这方面，买卖过二手房的人应
该最有体会。无论是卖方还是买
方，就是自己找好了客户，谈好了
价钱，整个交易过程一般会请房产
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提供服务，付
一笔服务费，划得来。而市场上鲜
有正规的专业的医疗中介服务机
构，患者要么自己病急乱投医，要
么误入“医托”圈套，结果花了不
少冤枉钱，病还不一定能得到及时
有效的诊治。

所以，如果中间商都做“活雷
锋”，表面上看让消费者获得了实
惠，实际上是一个大坑。比如，如
果不让药店在口罩的经销上赚点差
价，必然造成市场上供应短缺，哪
怕厂家开足马力生产，结果受损的
还是消费者。

笔者那位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
的朋友，在处理上述关于口罩售价
的投诉案件时，明确告诉投诉者：
药店赚这点差价合法合理，中间商
应该赚差价。对头！允许专业的中
间商赚合理的差价，这是我们应该
具备的市场经济思维和法治思维。

“中间商”到底该不该“赚差价”

王 葵

截至 3 月 11 日，我国新冠肺
炎治愈人数已经超过 6 万，几十
万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也恢复
了正常生活，疫情发展进入了后
期。如何解决康复者的心理问
题，以及社会层面的“康复”，
是民众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
恢复正常社会，需要我们人人参
与。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这
个概念常常代表熟悉、安全、可
依靠。对新冠肺炎康复者而言，
往往会把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
人归为“我们”；而许许多多未
曾 患 病 的 个 体 则 可 能 被 归 为

“他们”。现实情况是，新冠肺
炎康复者的数量占总体人群的
比例很小，几乎周围都是“他
们”。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周围都
是“他们”时，我们对自己独特
性会有很好的觉知。好比一个第
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会对

“中国人”这个身份有非常深刻
的体验。类似的体验还会出现在
工科专业班级里几个稀稀落落的
女生身上，或者出现在幼教专业
班上星星点点的几个男生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很多事情
的归因会不自主地往某个让人具
有“独特性”的维度上靠。如果
在国内，无论被款待或者被怠
慢，大家都不会做出“因为我是
中国人”这个归因；但是，如果
在国外，和一群外国人在一起，
这个归因非常可能不由自主地冒
出来。

因此，出院之后的新冠肺炎
康复者有可能会对自己的“身
份”更加在意。过分在意会导致
敏感，会以一种和患病前不同的
目光来审视一些其实很平常的经
历。为什么熟人不再跟我打招
呼？为什么人们急匆匆地从我旁
边经过？为什么门口的保安对我
不如以前那般热情？其实在之
前，人人有过遇到熟人但是对方
没有打招呼的情况，甚至自己主
动打招呼别人也没有回应的情
况。但是经历过“新冠诊断”之
后，在“新冠肺炎康复者”这个
崭新的标签的驱使下，人们可能
会把一些寻常的经历和“新冠肺
炎康复者”这一特殊身份联系在
一起。

如果新冠肺炎康复者意识到
自己可能存在这种过分敏感的情
况，就无须自怨自艾，也无须自
责。这是个体应对新冠肺炎过程
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而时
间，往往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类问
题。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人们会
忽视新冠肺炎康复者会产生抗

体这个事实，也会忽视迄今为
止没有新冠肺炎康复者发生感
染他人的事实，而过分关注被
标记成“他们”的“新冠肺炎康
复者”中的“新冠肺炎”几个
字。

这种看似风声鹤唳般的行
为，实则源于内心深处对于风险
的极度厌恶和对新冠肺炎康复者
缺 乏 共 情 。 需 要 意 识 到 一 点 ，
安全行为和完全无风险是两码
事。游泳是有风险的，但是正
规的游泳馆会有各种各样的措
施保障安全，因此去游泳馆游
泳是一种比较安全的行为。每
个 人 都 有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的 风
险 ， 但 是 按 照 专 业 机 构 的 建
议，认真做好防护工作，那么
大体上，我们也是安全的。无论
你喜欢与否，生活都不可能完全
没有风险。

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对
“他们”中的一员产生共情要比
对“我们”中的一员更难。人类
往往能认识到“我们”中的每个
人都是独特的，但是对于被称为

“他们”的一群人则会使用简单
的标签，忽视他们的独特性。外
貌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
们往往觉得周围熟人的长相各有
不同，很容易识别出特征，但是
在许多人眼里“外国人”都长得
差不多。同样，外国人也这样看
我们。在对于情绪的认知上，也
是这样。人们常常能够意识到

“我们”中的成员是有血有肉有
感情的个体，但更难从被看作

“ 他 们 ” 的 人 群 中 体 验 这 种
“人”性。

受这些“症状”影响的人，
数量上可能要远远多于确诊的患
者。过度的防御有时候会带来很
大的困扰——有人努力寻找自己
身上“可能患了新冠”的证据，
稍微出现感冒咳嗽的症状，就先
于医生给自己“确诊”新冠肺
炎 了 ， 而 且 对 于 医 生 的 “ 阴
性”诊断心生怀疑，多次前往
医院检查。也许正是为了减少
过度防御的行为，世界卫生组
织特意发布信息指出，“自行购
买 抗 生 素 ” 和 “ 佩 戴 多 层 口
罩 ”属于不建议而且可能有害
的行为。

人类从来没有生活在绝对安
全的生活中。流行性疾病从来没
有远离过人类。大家要认识到，
这种生活在不安全的世界中的情
形，也是一种常态。威胁人类的
不仅仅是疾病，还有交通事故、
战争、自然灾害。而且每个人内
心深处都有不安全的时候，接纳
内心的不安全感，其实从来不仅
仅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需
要面临的任务。

来源：光明日报

疫情后期，
社会“康复”需要我们做什么

世象管见

宁波地名谭

看得见 丁安 绘

开明街南起解放南路三角

地，北至和义路，与中山东

路、药行街相交。千余年前曾

为鄮县治所驻地，是古城重要

的南北走向街道之一。《鄞县

通志》记载，开明街旧名三角

地、三法卿、冲虚观、开明

坊、开明桥直街等。之所以有

诸多别名，是因为该街前身街

巷枝杈，民国二十四年 （1935

年） 拓建马路时，才将这些枝

街杈巷连接贯通，修建成如今

通衢大街雏形。

鼠疫受害地区图
（开明街）。

宁 波 鼠 疫 灾 难 陈
列馆何祺绥先生绘制。

徐雪英


